
1、纵知今日，不悔当初

杨绛和钱钟书没有被批回京，只能老老实实
地在干校呆着。

一天，钱钟书路过菜园，杨绛指着窝棚说：
“给咱们这样一个棚，咱们就住下，行吗？”
钱钟书认真想了一下说：“没有书。”
杨绛认同：是的，什么物质享受都可以舍弃；

但是没有书，却不好过日子。
杨绛又问：“你悔不悔当初留在国内不走？”
钱钟书说：“时光倒流，我还是照老样。”
在杨绛眼里，钱钟书向来抉择很爽快，好像

未经思考的，但事后从不游移反复。而自己不免
思前想后，可是两人的抉择总是相同。既然是自
己的选择，而且不是盲目的选择，到此也就死心
塌地，不再妄想了。

一九七二年三月，在周恩来总理的特别关照
下，杨绛和钱钟书作为这一年的第一批“老弱病
残”人员，离开干校，回到了阔别两年的北京。

2、拨开云雾见月明

一九七六年的十月，长达十年之久的文革内
乱终于结束了！

从此，中国将拨云见日，迎来知识的春天！
原来套在广大知识分子身上的禁锢，已被碾为齑
粉。

杨绛和钱钟书，也于一九七七年上半年结束
了“流亡生涯”，迁居至国务院宿舍——三里河南
沙沟寓所，新居宽敞明亮。

说起这新居，还是钱钟书的老同事胡乔木关
照的结果。

杨绛记得，当年的一月间，忽有人找她到学
部办公处去。

当时有个办事人员就交给她一串钥匙，叫她
去看房子，并对杨绛说：

“如果有人问为什么给你分配的是高级寓
所，你就说因为你住办公室。”

杨绛内心充满疑惑，心想：住办公室已经住
了两年半，到底是谁给我们这么好的待遇，让我

们搬到这高级寓所来呢？
住了新房，杨绛和钱钟书颇费思量。他们连

猜了几个人，又觉得不可能。
杨绛他们首先想到了何其芳，何其芳也是从

领导变成朋友的。
有一天，何其芳带着夫人牟决鸣同来看他们

的新居，万分感慨地说：
“洗墩布的小间实在太棒了，我也希望有一

套这样的房子。”
显然，房子不是何其芳给分配的。
那么究竟是谁呢，杨绛夫妇百思不得其解。
十月间，钱钟书的同事胡乔木造访，终于揭

开了那位分房子的神秘人物的面纱。
胡乔木这次是偶来夜谈，看到钱宅大门口堵

着一张床，思考了一会儿，转过头去问钱钟书他
们：“房子是否够住？”

杨绛夫妇恍然大悟，原来胡乔木就是关照他
们的“好心人”。

“始愿不及此。”这就是杨绛他们谢乔木的话
了。

3、著译巅峰

“文革归来”的杨绛，除了继续文学研究和翻
译之外，还创作了大量散文、小说，迈上了又一个
著译巅峰。

“文革”中杨绛心爱的《堂吉诃德》译稿几经
周折，终于“珠还”，这耽搁的数年反倒成了它的

“冷却期”。在《堂吉诃德》无人问津的这段时间
里，杨绛对它的翻译有了更多的思考。

“冷却”后的《堂吉诃德》得到了更好的呈现，
得到了译者杨绛的更多心思。

五七干校回来之后，杨绛不满意旧译，又在
原来的基础上从头译起，提高了“翻译度”，最后
经过“点繁”，终于将七十多万字的小说译竣。

《堂吉诃德》译本的问世，填补了我国西班牙
语文学翻译的一个空白，立即受到了西班牙方面
的高度评价，西班牙国王胡安·卡洛斯一世亲自
向杨绛颁奖。

这是我国翻译界少有的殊荣，译者当之无

愧。
有人说翻译是无趣的，但杨绛却认为翻译是

乐趣无穷的，《堂吉诃德》的翻译也“闹”出过不少
有趣的事呢。

从事外国文学编辑的林一安先生，批评杨绛
在该书中把西班牙成语“de peloen pecho”译为

“胸上长毛”是望文生义的败笔。
杨绛看到后，并没有生气，她自己认为：

“‘胸上长毛’，是男子汉的具体形象，按字面
直译而又不失原意，而在主人公桑丘的嘴里，会
显得更成熟，更自然，也更合适。”

“胸上长毛“的译法究竟是败笔还是妙笔，表
面上是一句西文成语不同译法之争，但从中却涉
及到如何评判文学翻译的优劣标准，如何看待名
家译作可能存在的“误译”。

正是这些译界多年来争议的话题，引发了更
多的人对这场争论的关注。

虽然最后还是没有评判出究竟是败笔还是
妙笔，但杨绛对这个结果还是喜闻乐见的，她觉
得：终于有更多的译者关注到翻译精准度的问题
了，不正意味着译者们的进步吗？

4、笔耕不辍

在粉碎“四人帮”以来的新时期里，杨绛除了
翻译以外，还积极从事文学创作、理论研究等多
项工作，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累累成果。

杨绛淡淡的怀旧情绪，在她的散文创作中尤
为明显，因而她的作品不但具有很深的文学价
值，同时还具史料价值。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大概就是《干校六记》和
《孟婆茶》了吧。

《干校六记》让我们随着杨绛的记忆走进她和
钱钟书当年的学部干校，那意境如“白头宫女在，
闲坐说玄宗”般的沧桑，让人犹如置身冬日夕阳。

没有激烈的情绪，只是平实的叙述，但我们
透过这些平实淡泊的叙述，分明可以感受到杨绛
对那扭曲人性的时代所产生的荒谬的抵制、对邪
恶的抗争。

《干校六记》中几场送别的场面，颇能反映平

和背后的不满和无奈。
书中记录了杨绛夫妇送第一批同事回京的

情景：
“回京的人动身那天，我们清早都跑到广场

那里去欢送。客里送人归，情怀另是一般。”
“我望着一辆辆大卡车载着人和行李开走，

忽然女伴把我胳膊一扯说：‘走，咱们回去！’我最
后回头望了一眼那回京的人群，就跟她走回了宿
舍。”

还有一次是写钱氏夫妇作为第二批回京的
人员，留下者送别他们的情景：

“据说，希望的事，迟早会实现，但实现的希
望，总是变了味了。……

人家同我去年一样，也还要继续在干校呆
着，但比我一年前送人回京的心情慷慨多了。”

“而看到不在这次名单上的老弱病残，又使
我愧汗。但不论多么愧汗感激，都不能压减私心
的欢喜。”

“这使我明白：改造十多年，再加干校两年，
且别说人人在企求的进步我没有取得，就连自己
这份私心，也没有减少些。我还是依然故我。”

所有这些写送别的文字怨而不怒、哀而不
伤，尽管杨绛的笔调格外的简净冷峻，但正因为
如此，更让我们深深地感受出文字之间渗透的无
奈与惆怅。

大音希声，不事渲染，但这却是极其有力的
抗争。

5、推迟喝下“孟婆茶”

杨绛的《孟婆茶》虽是平淡，但却使人清醒。
杨绛总感叹道：“喝它一杯孟婆茶，一了百

了。”
虽然语言不平与无奈，其实也是实话。任是

何人，到头来总不免要饮一杯孟婆茶。只是，杨
绛想推迟喝此茶，这世界山晏河清，她还有许多
事要做，不过她老之将至，不免浮想联翩：

我登上一列露天的火车，但不是车，看起来
像是一条自动化的传送带，很长很长，满载乘客，
在云海里驰行。

我随着队伍上去的时候，随手领到一个对号
入座的牌子，可是牌子上的字码几经擦改，看不
清楚了。

我按着模糊的号码前后找去，都没有找到我
的位子。

一个管事员就来问我是不是“尾巴”上的，
“尾巴”上是没有定座的。可是我手里却拿着个
座位牌，按理说是应该有我的位子的。于是，管
事员说他要去查对簿子。

另一个管事员说，算了，一会儿就到了。他
们在传送带放下一只凳子，请我坐下。

我悄悄向一个穿黑色制服的请教：“我们是
在什么地方。”

他笑说：“老太太翻了一个大跟头，还没清醒
呢！这是西方路上。”

他向后指点说：“那边是红尘世界，咱们正往
西去。”

说罢也喊“往前看！往前看！”因为好些乘客
频频回头，频频拭泪。

我又问：“咱们是往哪里去呀？”
他不理睬，只用扩音器向乘客广播：“乘客们

做好准备，前一站是孟婆站；孟婆店快到了，请做
好准备。”

前前后后传来议论纷纷。
“哦，上孟婆店喝茶去!”
“孟婆茶可喝不得呀！喝一杯，什么事可都

忘得一干二净了。”
……
杨绛历经风风雨雨，道路坎坷，但她并不想

立刻就上孟婆店，到西方的极乐世界去。
她说：“我夹带着好些私货呢，得及早清理。”
从八十年代起，杨绛清理了自己脑子里多年

的生活往事和经历，写下了诸多美文。

结语：
杨绛和钱钟书终于熬过了漫漫十年“文

革”风暴，迎来了知识分子的春天。在这春
天里，杨绛创作和翻译出了许多脍炙人口的
作品。

漫长的改造岁月给了杨绛诸多的回忆
和经历，那么她会根据这些宝贵的往事创作
出怎样的作品呢？“文革”岁月又给了杨绛什
么样的灵感和启发呢？

熬过“冬季”，迎来“春天”

连 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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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 安 山

秋天。
这近半亩大的院子，恍惚间，已住了近二

十年，如果说生命是一条河流，这二十年的光
阴该是浩荡不息的中水汤汤了，云起花落，这
片宁静之地，接纳着我的离开和归来。

院子里的一切都是初始的模样，改变的
只是母亲随着季节变换种植的花儿和蔬菜，
花最多的是指甲花，红的、白的、紫的，在废旧
的瓦盆、泡沫箱里开的烁烁生姿；最蓬勃的就
是墙角野生的香椿了，丛生成一排半人深的
绿色屏障，父亲锋利的镰刀割不断它们涌动
不息的地下生命，一场小雨，就又一茬茬在根
部斜刺里冒出了娇黄的新绿；唯有距屋子窗
前一米远的那棵核桃树，一年年粗壮，深绿茂

密的枝叶间却总觅不见一个让人心动的青皮
疙瘩，隔壁的银海娘以前总摇了头说:“云不
下雨枉占天，有啥用？砍了吧。”这话说过的
第二年，树上结满了核桃，八十多岁的银海娘
却走了，今年的十月就已三年，北地的坟头上
应该是青草萋萋了。

这院子，在文人眼里，或喧嚣繁华的都市
人看来，一定是诗意盎然，艳羡不已了，但在
乡下，却是另一番情绪了。当下的乡村已不
再是三十年前的模样和气息了，现代化的脚
步已经踏进了每一个角落，街坊四邻的房屋，
翻盖了一次又一次，从土坯到青砖再到红砖
到顶，瓷片粘贴的豪华亮眼，防盗门窗、遮阳
棚，让城市的味道越来越浓。这陈旧的院落

包围在这样的氛围中，就是另类了。我几乎
每次在外归来，父亲总忍不住说上几句:谁家
又在原有的二楼又起了三层，玻璃钢、琉璃
瓦、镀锌栏杆，装潢的蔚然气派，而自家院子
破落的整个村子里几乎谁家都不如，让外人
轻看，自个脸上无光。

这话成了一团麻，纠缠在我心里，让我
解不开。当年垒砌这个院子时，父亲正当壮
年，一片无人问津的空地上，白手起家。而今
我也是鬓染霜雪的年龄了，院子里的一切都
让我眷恋如初。其实，眷恋的岂止这个院子，
每晚夜深人静，我站在当院的锤布石边，从晒
了一天的水槽里，端起脸盆舀水冲凉，偶尔惊
起的一声犬吠都让我怀想幼年的时光，整个

乡村黎明前的鸡鸣已被手机的闹铃替代，傍
晚家家屋顶袅袅升起的炊烟，早被突突不停
的抽油烟机随时排得一干二净，现代文明的
脚步，为何总不肯给传统的记忆，留下一条哪
怕窄小的路径？彼时乡村少年渴盼的目光总
投射向云天之外，而今独步天下，看尽繁华，
这方寸之地注定成了我整个的世界。

世间风物，各具寄情，这院子的一砖一瓦，
于我是不会去改换的。多少年后，后来人看
到，若轻语一声:“噢，原本是这样”。就足够了。

这秋日的夜晚，隔着窗外的黑暗，我能听
到核桃树簌簌落叶的声音，树下生锈的老式
水管缓慢地滴答，而村北不远处的郑西高铁
正日夜穿行……

小院初秋 □ 韩报春

时令走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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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言，是中国的一种“特产”，有着浓郁
的地方特色，往往从不同角度，反映了一个
地方的民俗、风情、历史、文化。

小时候，常以为方言只能口耳相传，无
法写在纸上，当后来知道了一些相对应的
词时，才惊讶：一些方言，貌似土得掉渣，却
并非无本之木，原是有典故、有来历、有说
道的。

在洛阳，如果有人很蛮横、跋扈、逞能、
厉害，人们会说：“你真驾驷！”“驾驷”什么
意思？你极有可能不知道这里面就包含着
老洛阳的文化。古代，天子乘坐六匹马拉
的车，叫“天子驾六”（这已经在洛阳得到了
考古佐证）；公卿，驾驷；平民百姓，一驾足
矣。你一介平民，居然能和王公贵族一
样，享有“驾驷”的待遇和特权，你说厉害
不厉害！这话多带有不满、愤懑，或讥讽，
有时也有羡慕、夸奖、佩服的意思。

与“驾驷”同音的，还有一个词“枷
事”。“这人，不知道抹到哪儿是一斤，早晚
要吃枷事的！”呵呵，不用解释，望文生义，
你就知道它是吃官司戴枷锁的意思了。

表达讨厌的意思又不用“讨厌”二字，
你怎么说？“饭甩（甩，读 sāi）！”这就是洛阳
人妙手偶得的独创。民俗学家考证说这
个词还有其他的写法和意思，但俺坚信这
种解读。你想啊，拿饭到处甩，谁人待
见？不是讨厌是什么！“饭甩”一词源于何
时？不见典籍，但它精妙、形象，会让你会
心一笑。

大家都知道，“中国”一词的英文写法
为：CHINA，本意是：瓷器。古代，瓷器和
丝绸一样，是最具有中国特色的东方元素。在洛阳方言
里，就有好几个词与瓷器有关。“这孩子，成色真好，长大
一定有出息。”或“这孩子，又犟又倔，真烧不透！”“成色”

“烧不透”，应该是瓷器烧制或评鉴过程中的专业用语，用
在口语里可谓妙喻生花。

在洛阳话里，说谁愚笨、不灵泛，就用一个字：闷！为
什么是这个字呢？民间，鉴别一件瓷器的烧制质量，通常
是用手指敲一敲、弹一弹，然后听它的声响。如果声音清
亮，甚或余音悠长，就表明质量上乘；若声音发闷发沉，就
是火候不到，没烧透，不结实。

“厮跟”是老城乃至河洛地区常用的一个词，意为：结
伴同行，但按洛阳学者蔡运章老师的解释，是“我作为小
厮跟着您”的简称，也是古代文人雅士借贬低自己来推崇
别人的谦称。怎样？原以为这个词不登大雅之堂，其实
是挺礼貌、文雅、谦和的一个词呢。

在洛阳，叫“外公”“姥爷”多叫成“魏爷”，为什么？随
便问哪位在小吃摊上喝不翻汤的大爷，或者和手摇蒲扇
带孙子玩耍的大娘唠会儿闲磕，他们保准会给你一个与
魏王曹操相关的解释。

洛阳人在征求对方意见时，开口就是“中不中？”对方
也以“中”或“不中”予以肯定或否定。这种问答源于何
时？我想，应该是东周吧。

住在镐京的周武王有个宏大的遗愿，就是在夏商旧
都再建一座都城。成王时，周召二公带着测量器具，到洛
水、瀍河、涧河一带实地择度，认为“此天下之中，四方入
贡道里均”，于是大兴土木，营建王城、成周城，这就是洛
邑。公元前770年，平王东迁，洛邑成为东周政治、经济、
文化的中心，被称为“中国”“中土”“天中”。我猜想哈，

“中”，大约就是那个时代最流行的一个词了，差不多和洛
阳城一样古老了。

这个推测靠谱吗？没有资料可以佐证。不过，大概
没有比这更合理的解释了。

文字的诞生，是人类历史上划时代的文明，随着战
争、迁徙、民族融合等历史进程，语言、文字也在不断的传
承、丰富、演变着。那些来自于生活又在历史长河中浸润
淘洗了几千年的方言，是历史遗留下来的文字的秦砖汉
瓦和活化石，它们富含着一个时代或一个地方特有的信
息，它生动、形象、独特、简洁，至今仍焕发着长久的生命
力，被洛阳人活色生香地使用着。

洛
阳
方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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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方言

几百年前的一个黄昏，从山西来的陈
姓老祖母拖儿带女，向南，向南，过黄河，
过洛河，过伊河，一直走到万安山下的这
道沟里。太阳已藏到崖西边，只在东边的
崖土尖上还有一道金色，沟底的溪水在石
头和荒草中闪着亮光。疲惫不堪的孩子
们，把眼光投向老祖母。西崖可打窑，沟
底有流水，坡上可耕地，老祖母一跺脚：就
这儿了！

老祖母从牛车上掏出一个小布包，小
布包里，有半袋种子。老祖母把它们泡在
水里，几天后，泡胀了，就沿着沟边，隔几
步，种一颗，隔几步，种一颗。后来，种子
发芽了，长高了，树上挂起一串串角，都长
成了皂角树……于是，村子安稳地睡在沟
里，一棵棵皂角树就是厚厚的绿棉被，从
春到秋，盖着沟里人家的梦。

老人们讲的这个老故事孩子们深信
不疑。因为我们那道街不长，就有五棵大
皂角树，每一棵都是撑开的巨伞。夏天正
午，从街上走，出了这把伞就进那把伞。
最大的一棵有多粗？两个大人才能抱
住。老人们说，它们就是我们村的老祖宗
呢，村子有多久，它们就有多久。

农闲时，妇女们带着针线筐，坐在皂
角树下纳着鞋底子说着闲话。老黄牛卧
在树下甩着尾巴，沉思着，咀嚼着，嘴边沾
着一圈沫儿，铃声细碎地叮当着。姑娘媳
妇们也常挎着荆篮，钩下几个皂角，到河
边去洗衣。砸碎的皂角片裹在“洋布”大
布的衣服被单里，在石头上揉出彩霞似的
泡沫，日子就在溪水和皂香里渐渐变得鲜
亮而清新。

皂角树上能吃的东西也不少，最会做
的就是水囤奶奶。春天里，皂角树生出猫
耳朵大小的芽，水囤奶奶摘下一篮子嫩
芽，开水一焯，凉水泡三天，蒜水凉拌，或
者是做玉米面包子，她家的一群孩子都抢
着吃。

秋风紧了，地上落一层皂角。水囤
奶奶就拾一篮又一篮，砸皂角。砸开的
皂角就放在大门后，邻居谁用谁就去拿，
她要的是里面的棕黑色的籽。过几天，
她家就会端出一种汤来，玉米面汤里沉

浮着一朵一朵小小的白莲花瓣。或者是
凉拌菜，半碗白木耳似的，放到嘴里，咯吱
咯吱地耐嚼。

奶奶说，做那东西费事着呢，要把皂
角籽泡胀了，剥开了，去核了，谁有那闲
工夫呢。你水囤奶奶，中午哪里睡过
觉？夜里几更才睡？一大家子吃喝穿，
都跟她要呢。

水囤奶奶家孩子多，有亲生的，有收
留的讨饭孩子，还有弟媳死后留下的几个
孩子。水囤奶奶出殡时，她的棺就停在门
前的皂角树下，顶着白布、穿着白大布衣
的孝子孝孙跪满了街道。

后来，皂角树依旧发新芽，却没有人
摘着吃了，皂角依旧挂满树，却没有人摘
了。有人家买了拖拉机汽车，不好转弯，
怎么看都觉得树有些碍事。树中间早空
了，也不是好木材，留着还有什么用呢？
有人嘟囔着，却又拿它没办法。那么粗，
那么大，出着可不是好说话的！况且树老
成神，得罪了可怎么得了？

有一天，两个陌生人围着几棵大皂角
树转了一圈又一圈，又掏出皮尺量了又
量，就问谁家的树？卖不卖？有人就应承
了。一番讨价还价，每棵以三四百元成交
了。据说卖到风景区了，开着大吊机来挖
走的，只留下满街残枝绿叶。

老树没了，街上空荡荡的，只剩下颓
废的旧墙。

后来在超市里，见到一种包装精致的
食品，雪莲子，300 元一公斤。什么东
西？原来就是皂角籽里的胶状物，当年水
囤奶奶做的白莲花。唉，当年那些孩子
们，你们知不知道吃到的如此金贵啊！

这两年，每到初秋，有人来村里定购
皂角，一棵树付定金三四百，据说做洗涤
剂和保健品。也有人收购马丁刺制药，一
棵 50 元。原来皂角树是摇钱树，坐着就
能收钱，卖亏了啊。卖树的人后悔不已。

每在新建的风景区，看到一棵秃头的
大皂角树，输着营养液，我都会情不自禁
地驻足：背井离乡的老皂角树啊，你在他
乡还好吗？你是不是老祖宗种下的那
棵？如果不是，你又是哪村的老祖宗？

皂角树 □ 陈爱松

一方水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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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商号免不了要招些学徒，东家只管饭不给工
钱，这就有了一些关于学徒的逸闻趣事，在民间
盛传开来。

东大街有个叫石卿的布行伙计，夜间起来小
解，听得账房里传出噼里啪啦的算珠声，察觉有
点不对头，就驻足窗前再听一遍，忍不住喊道：

“错了错了，应在某处怎样怎样！”先生忙到大半
夜还没把账走平，没好气地回道：“你个不识字掂
尿盆的穷小子懂个啥？过一边去！”再拨打一遍
仍然无解，无奈之下权且按石卿的指点重算一
遍，不料果应其言，禁不住惊呼：“真神算也！”

南寨村学徒任永贵，一日掌柜石凌云命其次
日一早到巩县站街送信。翌日太阳已露头，另一伙
计见永贵还在洒扫院地，嗔怪道：“掌柜叫你一早办
差，此时尚未动身，你误了大事了！”答曰：“百里之
遥，往返只在须臾之间，现有回书可查！”说罢从褡
裢里取出一封信来，惊得伙计张大了嘴巴。掌柜以
为奇才，立时将其从磨倌提拔到重要岗位上来。

其实，这是人们对他们功成名就之后的溢美
之言。这俩伙计从推磨扫地、端茶点烟甚至给掌
柜提夜壶做起，能忍、能熬，勤快、好学，成为草根
逆袭为高富帅的范例，受到人们推崇，并以此教
育后人。二人通过奋斗，都在镇上置了田产宅

院，开店铺当了掌柜。
石卿当学徒时，有一年夏秋之交时节，赶牛

车到东乡拉煤，路经一村，童心忽起，拿鞭子朝路
边柿子树甩了两鞭，打落一颗柿子。村里一混混
百般不依，非要他吃下这个梆硬、苦涩的柿子，否
则不让走。石卿无奈，龇牙咧嘴地硬咽下去，鼻
涕眼泪横流，感觉舌头都不是自己的了，引得混
混哈哈坏笑。若干年后，石卿在店门口见到一流
浪汉，一脸菜色、邋遢不堪，右腮那颗黑痣使他认
出了流浪汉就是当年那个混混。看着他落魄的
样子，石卿怜悯之心大起，不计前嫌，吩咐店伙计
给他换洗饱肚，并收留下来干些杂活，使其过上
了正常人的生活。

任永贵的生意也做得顺风顺水，他还热衷于
做慈善，除了公益捐赠，经常把粮食、钱款以低息
借贷他人救急。有一年天灾频繁，流行病蔓延，粮
食大幅减产，他把自家经营的药材，凡用得上的全
捐给镇上几家诊所，治病活人；粮食歉收，借贷者
无法按期偿还，都来上门道歉赔话，他就把这些人
召集起来，当众烧毁了借条：“各位请放宽心，眼看
命都快没有了，留着这些东西还有何用！”翌年谷
物大熟，欠债人虽没了借条，但很多人前来还账，
还集资做一匾额悬于任家大门上，上书四个大字：
焚券高义。任永贵善行之名遍于乡里。

以德报怨 焚券积福
□ 杨群灿

人文历史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